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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香
港
存
在
過
一
家﹁
教
科
文
協
作
顧
問
公
司﹂
，

設
在
北
角
恒
生
銀
行
大
廈
樓
上
，
大
概
沒
有
多
少
人

知
道
它
的
存
在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內
地
改
革
開
放
，
亟
需
要

外
來
的
資
金
、
科
學
技
術
和
現
代
化
的
管
理
水
平
。

閉
塞
了
十
多
年
，
對
外
界
所
知
不
多
，
一
下
子
開
放
，

不
知
從
何
着
手
。
開
頭
有
少
數
內
地
來
人
到
香
港
訪

問
，
覺
得
許
多
東
西
都
是
新
鮮
的
，
連
超
級
市
場
都
沒

有
見
過
。
有
的
朋
友
來
港
，
要
買
的
不
是
今
天
大
陸
客

要
的
珠
寶
金
飾
、
名
錶
、
照
相
機
，
而
是
日
常
用
品
的

電
飯
煲
或
者
手
提
收
音
機
等
等
。

有
見
於
此
，
我
認
為
應
為
祖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做
一
些

事
情
。
就
是
為
內
地
提
供
一
些
科
技
和
管
理
知
識
，
對

內
地
一
些
引
進
外
國
設
備
提
供
一
些
參
考
資
料
以
至
價

格
等
等
。

由
於
我
在
港
多
年
，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結
交
了
不

少
大
專
院
校
教
授
講
師
等
朋
友
。
又
有
不
少
香
港
的
高

級
知
識
分
子
，
在
祖
國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也
很
希
望
了

解
內
地
的
最
新
動
態
，
我
因
此
曾
在
校
內
舉
辦
若
干
大

專
界
朋
友
的
聚
會
，
講
解
內
地
形
勢
。
由
於
我
長
期
在

港
工
作
，
深
知
香
港
知
識
分
子
的
意
識
形
態
，
我
不
會

教
條
式
地
硬
銷
內
地
的﹁
大
好
形
勢﹂
，
而
是
有
好
的

說
好
的
，
有
不
對
的
說
出
不
足
。
有
的
人
認
為
我
的
言

論
公
正
，
所
以
陸
續
有
人
前
來
聽
取
我
的
分
析
。
同
時

我
在
學
校
的
銅
鑼
灣
分
校
開
辦
成
人
夜
校
，
請
一
些
大

專
同
學
前
來
兼
課
，
因
此
認
識
了
較
多
的
本
港
大
專
院

校
師
生
。

因
此
，
我
認
為
是
時
機
可
以
成
立
一
家﹁
顧
問
公

司﹂
，
為
剛
剛
開
放
的
國
家
提
供
若
干
諮
詢
服
務
。

這
家
公
司
開
辦
後
，
接
到
內
地
的
不
少
委
託
。
如
擬

購
買
附
有
電
腦
熒
幕
的
Ｘ
光
機
，
或
其
他
整
套
的
機
器

製
造
設
備
。
我
們
都
通
過
大
專
院
校
等
專
家
與
外
國
聯

繫
取
得
說
明
資
料
及
價
格
表
，
並
加
以
評
估
，
提
供
內

地
有
關
部
門
參
考
。

但
顧
問
諮
詢
是
要
收
費
的
，
顧
問
們
都
是
在
愛
國
的

前
提
下
不
收
費
用
，
但
公
司
的
動
作
是
需
要
經
費
的
，

經
營
經
年
，
收
入
全
無
，
虧
蝕
甚
鉅
。

大
概
辦
了
兩
年
左
右
，
由
於
內
地
已
能
直
接
與
外
國

公
司
聯
繫
，
不
必
經
過
我
們
中
介
，
於
是
公
司
也
便
無

疾
而
終
了
。

教科文顧問公司

日
前
，
香
港
潘
氏
宗
親
會
舉
辦
成
立
五
十

四
周
年
聯
歡
晚
會
，
因
為
寶
鸞
家
姐
有
命
，

為
弟
只
好
從
命
敬
陪
末
席
。
會
中
元
老
邦
松

宗
長
致
辭
時
指
出
，
我
會
旨
在
敦
親
睦
族
、

團
結
宗
誼
，
發
揚
氏
族
互
助
互
勵
精
神
。
而

現
屆
新
任
主
席
小
燕
宗
長
，
更
是
半
世
紀
以
來
第

一
位
女
士
擔
任
此
職
。
是
夜
筵
開
五
十
餘
席
，
賓

主
盡
歡
。

世
界
潘
氏
宗
親
總
會
設
在
台
北
，
原
本
理
事
長

維
剛
宗
長
與
榮
譽
理
事
長
方
仁
宗
長
兩
位
允
諾
蒞

臨
，
但
因
有
小
孩
在
議
會
鬧
事
，
於
是
未
能
出

席
。
常
言
道﹁
秀
才
人
情
紙
一
張﹂
，
原
本
準
備

送
贈
兩
位
宗
長
的
對
聯
就
可
能
要
勞
駕﹁
八
十
歲

後﹂
的
邦
松
宗
長
客
串﹁
致
書
郎﹂
了
。

最
初
打
算
請
少
孟
宗
長
撰
聯
，
皆
因﹁
少
師
大

人﹂
精
擅
詩
詞
對
聯
與
書
道
，
多
才
多
藝
，
不
能

盡
錄
。
常
想
其
得
獎
作
品
之
多
，
可
以
編
一
部

︽
潘
少
孟
得
獎
作
品
選
︾
。
可
是﹁
少
師
大
人﹂

說
不
能
壞
了
規
矩
，
撰
聯
免
問
，
只
可
以
在
百
忙

中
撥
冗
代
書
。
不
過
我
這
也
是﹁
開
天
殺
價﹂
，

﹁
少
師
大
人﹂
的
墨
寶
矜
貴
，
既
無
法
得
隴
望

蜀
，
只
好
自
己
上
陣
。
送
贈
維
剛
宗
長
一
聯
曰
：

維
新
議
政
承
親
訓

剛
毅
齊
家
護
國
魂

維
剛
宗
長
的
人
生
規
劃
原
本
沒
有
考
慮
從
政
，

只
因
其
令
尊
天
祿
先
生
猝
逝
，
遂
因
母
命
而
女
承

父
業
，
所
以
上
聯
亦
算
寫
實
。
下
聯
則
詠
宗
長
推

動
許
多
涉
及
婦
女
權
益
的
法
案
，
包
括
人
稱﹁
防

暴
三
法﹂
的
︽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
、
︽
家
暴

法
︾
與
︽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
。
家
庭
暴
力
，
以
莽

夫
打
老
婆
為
大
宗
。
為
人
妻
母
者
，
實
是
家
庭
核

心
支
柱
，
暴
力
侵
害
婦
女
，
最
能
摧
毀
家
庭
。
而

家
庭
破
碎
亦
每
每
是
多
種
罪
行
的
遠
因
。
維
剛
宗

長
之
議
政
，
可
謂
重
在
齊
家
，
家
齊
而
國
可
治
，

進
而
天
下
可
平
。

聯
成
請
少
師
大
人
、
大
師
父
、
二
師
父
斧
正
，

二
師
父
認
為
上
下
聯
頭
兩
字
詞
性
未
協
。
這
也
說

的
是
。
剛
與
毅
，
為
同
義
並
列
，
兩
個
單
音
節
詞

合
成
。
維
新
，
典
出
︽
大
學
︾
的﹁
周
雖
舊
邦
，

其
命
維
新﹂
，
近
代
已
作
雙
音
節
詞
用
。
維
字
譯

作
白
話
，
大
概
跟
一
個﹁
是﹂
字
同
義
。
嵌
名
聯

多
有
難
度
，
只
能
將
將
就
就
矣
。

贈
與
方
仁
宗
長
一
聯
曰
：

方
正
經
營
長
舞
袖

仁
慈
惠
澤
好
揮
桿

方
仁
宗
長
為
成
功
商
人
，
多
有
公
益
捐
獻
。

﹁
長
袖
善
舞
、
多
財
善
賈﹂
，
用
︽
韓
非
子
︾
的

典
，
不
過
原
典
是
長
短
的
長
，
聯
中
卻
是
擅
長
的

長
。
因
其
經
營
業
務
包
括
高
爾
夫
球
場
，
故
有

﹁
揮
桿﹂
一
語
也
。

維新議政、方正經營

過
去
的
十
來
天
，
簡
直
就
是
庸
俗
大
眾
們
的
狂
歡

節
：﹁
光
頭
好
聲
音﹂
吸
毒
被
拘
剛
開
始H

igh

，

﹁
文
姚
馬﹂
和
︽
南
都
︾
又
馬
上
來
了
個﹁
周
一

見﹂
；﹁
且
行
且
珍
惜﹂
還
沒
消
費
夠
，
九
十
後
的

﹁
奶
茶
妹
妹﹂
又
攔
實
了
七
十
後
的﹁
京
東
鑽
石
王

老
五﹂
；
其
間
還
穿
插
着
章
子
怡
手
插
汪
峰
褲
兜
在
機
場

快
線
上
秀
恩
愛
︱
︱
當
然
，
這
能
上
頭
條
才
怪
。
這
場
流

水
席
般
的
八
卦
盛
筵
讓
人
們
瞬
間
忘
了
馬
航
、
忘
了
台
灣

學
生
、
忘
了PX

之
爭
，
剩
下
的
只
有
興
奮
得
快
暈
過
去
的

人
人
熱
議
和
井
噴
式
轉
發
。
看
着
文
章
承
認
出
軌
的
微
博

在
十
小
時
內
被
轉
發
了
一
百
萬
次
，
外
媒
們
訝
異
得
好
像

在
看
一
齣
誇
張
的
情
景
劇
，
紛
紛
撰
文
稱﹁
中
國
的
明
星

八
卦
綁
架
社
交
網
絡
遠
遠
超
過
嚴
肅
新
聞﹂
。

是
的
，
與
時
政
、
教
育
、
法
制
、
民
主
、
環
境
等
嚴
肅

問
題
相
比
，
中
國
的
大
眾
真
心
更
熱
愛
明
星
的
私
生
活
。

就
像
偽
裝
成
上
流
社
會
的
假
淑
女
，
肘
子
一
端
上
桌
就
原

形
畢
露
了
。
其
實
，
蘿
蔔
白
菜
各
有
所
愛
，
愛
吃
肘
子
並

沒
什
麼
錯
，
但
問
題
是
吃
肘
子
也
是
需
要
智
力
的
，
要
能

分
辨
出
哪
個
是
真
材
實
料
踏
實
烹
製
的
，
哪
個
是
加
了
瘦
肉
精
地
溝

油
蘇
丹
紅
又
刷
了
層
色
素
的
…
…
有
點
跑
偏
，
小
狸
直
接
說
吧
：
追

點
八
卦
無
所
謂
，
但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不
能
太
沒
節
操
。
然
而
看
看
我

們
身
邊
的
這
些
八
卦
、
以
及
組
成
八
卦
的
各
位
角
色
們
，
真
是
非
一

句
話
不
能
形
容
︱
︱
節
操
碎
一
地
。

比
如
媒
體
，﹁
先
放
風
後
爆
料﹂
是
這
次
文
章
事
件
的
一
大
特

點
，
在
一
波
接
一
波
的﹁
預
告﹂
下
，
各
路
無
辜
被
牽
扯
，
民
眾
胃

口
被
吊
足
，
所
有
眼
球
被
吸
引
。
三
天
七
百
一
十
萬
微
博
討
論
，
這

是
營
銷
的
成
功
，
但
卻
是
職
業
道
德
的
淪
喪
︱
︱
對
不
起
小
狸
沒
用

﹁
新
聞
操
守﹂
這
個
詞
，
因
為
對
於
狗
仔
追
的
八
卦
算
不
算
新
聞
，

小
狸
心
中
仍
持
保
留
意
見
。
雖
然﹁
狗
仔
隊C

EO

﹂
同
志
不
停
標
榜

自
己
做
的
不
僅
是﹁
新
聞﹂
而
且
是﹁
嚴
肅
新
聞﹂
，
但
一
沒
善

意
、
二
無
尊
重
、
三
不
克
制
，
且
是
以
自
編
自
導
自
演
八
點
檔
狗
血

劇
節
奏
營
銷
放
送
的﹁
新
聞﹂
，
實
在
與
小
狸
心
中
勇
敢
、
專
業
、

閃
爍
着
人
性
光
輝
的
普
利
策
式
新
聞
有
太
大
距
離
…
…
還
是
不
要
叫

同
樣
的
名
字
好
了
。

再
如
明
星
，
奶
茶
妹
妹
與
劉
強
東
被
有
圖
有
真
相
地
拍
到
在
紐
約

街
頭
癡
纏
擁
抱
，
擁
抱
沒
關
係
，
拍
到
也
沒
關
係
，
但
重
點
是
如
果

有
勇
氣
當
街
擁
抱
，
就
不
要
幾
天
前
還
信
誓
旦
旦
地
闢
謠﹁
國
人
想

像
力
太
豐
富﹂
，
即
便
是
美
女
，
也
顯
得
太
矯
情
了
︱
︱
當
然
，
這

個
前
提
是
這
段
感
情
是
真
的
，
而
不
是
劉
先
生
的
又
一
場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的
營
銷
大
戲
。

最
後
當
然
是
永
遠
無
條
件
捧
場
的
屌
絲
觀
眾
們
，
台
上
都
是
人

精
，
真
真
假
假
，
霧
裡
看
花
，
有
一
雙
慧
眼
的
觀
眾
少
，
能
果
斷
離

席
的
就
更
少
，
而
儘
管
十
個
觀
眾
裡
七
個
有
情
人
，
但
並
不
妨
礙
他

們
高
喊﹁
姚
笛
退
出
娛
樂
圈﹂
時
獲
得
快
感
。
於
是
黑
心
肘
子
總
是

熱
賣
，
嚴
肅
新
聞
總
抵
不
過
明
星
八
卦
。

很
傻
很
天
真
，
且
行
且
節
操
吧
。

且行且節操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加
拿
大
資
深
護
士T

ilda
Shalof

所

寫
的
︽A

N
urse's

Story

︾
︵
加
護
病

房
︶
書
中
提
到
，
除
了
藥
物
和
治
療

外
，
合
適
的
言
詞
對
病
人
至
為
重

要
，
她
說
：﹁
我
深
信
言
語
也
可
以

成
為
良
藥
。
我
就
曾
經
見
識
到
言
詞
發
揮

療
癒
、
撫
慰
和
鼓
舞
的
效
果
。
不
當
使
用

言
語
可
能
造
成
的
損
傷
，
不
亞
於
嚴
重
醫

療
錯
誤
。﹂

無
論
醫
術
如
何
精
湛
的
醫
生
，
如
果
與

病
人
溝
通
時
不
慎
言
詞
，
他
對
病
人
精
神

傷
害
的
程
度
可
能
遠
大
於
治
療
對
方
的
身

體
。
一
位
女
醫
生
曾
隨
便
地
對
我
說
：

﹁
妳
的
情
況
可
能
是
患
癌
！﹂
一
句
說
話

直
把
我
擲
入
谷
底
，
那
段
日
子
並
不
好

過
，
幸
好
檢
查
後
證
實
無
礙
。

言
語
可
以
甜
如
蜜
糖
、
可
以
毒
如
砒

霜
，
這
是
眾
人
皆
知
的
事
，
但
很
多
人
最

愛
以
言
語
去
傷
人
，
毋
須
費
勁
拿
起
武
器
便
殺
人
於

無
形
。
而
說
話
語
帶
諷
刺
不
留
情
面
是
香
港
人
著
名

的
特
色
，
且
不
是
市
井
之
流
的
玩
兒
，
而
是
享
用
納

稅
人
龐
大
開
支
的
部
分
議
員
最
愛
玩
弄
的
伎
倆
。

有
些
人
身
居
要
職
，
為
顯
示
其
上
司
的
地
位
和
權

力
，
對
下
屬
出
言
侮
辱
或
無
禮
，
甚
至
用
以
達
到
逼

下
屬
辭
職
的
目
的
。

至
親
的
人
，
最
知
身
邊
人
或
家
人
的
最
大
弱
點
，

故
意
以
言
詞
針
對
要
害
，
這
等
傷
害
最
深
，
因
為
家

人
是
一
生
一
世
的
，
不
能
辭
職
。
幾
多
夫
婦
的
離

異
，
就
是
為
了
傷
透
了
的
一
句
說
話
。

舌
成
劍
、
唇
為
槍
，
口
舌
、
言
語
本
身
無
毒
，
何

以
會
被
用
作
武
器
？
那
是
控
制
它
們
的
那
顆

﹁
心﹂
。
如
果
一
個
人
的
心
裡
沒
有﹁
善﹂
、
沒
有

﹁
仁﹂
、
沒
有﹁
愛﹂
，
便
沒
有
同
理
心
，
不
懂
得

將
心
比
己
，
考
慮
別
人
的
感
受
。

有
些
人
詞
鋒
特
別
厲
害
，
針
針
置
人
於
死
地
，
一

派
得
勢
不
饒
人
的
氣
焰
。
說
出
的
話
，
如
馬
前
覆

水
，
易
覆
難
收
，
即
時
刻
在
聽
者
的
心
中
。
有
個
廣

告
說
得
好
：﹁
贏
了
場
交
，
輸
了
頭
家
。﹂
許
多
人

不
知
道
，
自
己
贏
了
口
舌
，
輸
了
人
格
與
靈
魂
！

言語毒藥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著
名
旅
遊
指
南
︽
寂
寞
星
球
︾

(Lonely
Planet)

最
近
介
紹
台
灣
美
食

文
化
，
文
章
說
，
台
灣
經
歷
葡
萄
牙
、

荷
蘭
、
西
班
牙
和
日
本
的
殖
民
管
治
，

融
合
了
各
國
美
食
；
加
上
彙
集
中
國
大

江
南
北
的
各
地
小
吃
，
台
灣
簡
直
是﹁
美

食
天
堂﹂
。
文
章
推
薦
讀
者
去
平
民
夜
市

﹁
搵
食﹂
。

台
北
如
今
最
著
名
是
士
林
夜
市
，
但
我

更
懷
念
二
、
三
十
年
前
的
西
門
町
夜
市
；

那
裡
不
單
有
美
食
，
還
有
各
色
各
樣
的
攤

檔
和
小
店
，
除
了
吃
，
更
可
以
閒
逛
。
據

說
，
西
門
町
逛
街
的
美
女
特
多
，
當
年
林

青
霞
就
是
在
西
門
町
被
星
探
發
現
。

台
灣
的
美
食
有
小
籠
包
、
牛
肉
麵
、
擔

仔
麵
和
蔥
抓
餅
，
全
是
中
國
的
地
方
小

吃
，
並
非
如
︽
寂
寞
星
球
︾
所
介
紹
的

﹁
台
灣
美
食
融
合
了
異
國
佳
餚﹂
。
反
而

日
本
的
精
緻
麻
糬
在
台
灣
留
下
蹤
跡
；
新

北
市
九
份
老
街
出
售
的
黑
糖
麻
糬
，
令
人

齒
頰
留
香
。
另
外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附

近
的
漁
市
場
，
出
售
即
製
日
本
壽
司
，
其
鮮
甜
美

味
，
足
以
媲
美
東
京
築
地
漁
市
場
的
壽
司
。

港
人
遊
台
最
喜
歡
買
鳳
梨
酥
和
豬
、
牛
肉
乾
做
手

信
，
我
最
愛
吃
蜜
汁
豬
肉
乾
和
黑
椒
牛
肉
乾
。
不

過
，
近
年
澳
門
的
肉
乾
更
加
新
鮮
多
汁
，
猶
勝
台
製

肉
乾
。

親
人
上
月
遊
台
歸
來
，
送
我
一
盒
超
薄
杏
仁
香
脆

肉
紙
︱
︱
名
副
其
實
，
一
片
片
肉
乾
薄
如
透
明
紙

張
，
一
口
氣
可
吹
得
起
。
肉
紙
用
豬
後
腿
、
二
百
公

尺
海
深
的
櫻
花
蝦
、
加
州
杏
仁
片
，
和
古
法
曝
曬
一

百
二
十
天
的
黑
豆
原
汁
煉
製
。
用
料
名
堂
嚇
人
，
烹

調
功
夫
驚
人
；
戰
戰
兢
兢
地
拿
起
一
片
放
入
口
，
結

果
，
肉
紙
脆
薄
得
不
堪
一
拿
，
化
成
肉
花
灑
滿
一

地
。﹁

美
食
天
堂﹂
稱
譽
本
屬
香
港
，
如
今
被
台
灣
奪

走
了
，
心
有
不
甘
。
香
港
曾
經
也
有
夜
市﹁
上
環
大

笪
地﹂
，
每
當
冬
天
，
我
們
冒
寒
去
大
笪
地
吃
露
天

火
鍋
和
羊
肉
煲
，
滋
味
無
窮
。

台灣美食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昆明西山睡美人馳名海內，天下仰慕者不知凡
幾。與那些自掏腰包、不遠萬里求睹芳容、來也
匆匆去也匆匆的觀光客相比，筆者無疑是幸運
的：公差到昆明，個人不花分文，且在風光旖旎
的海埂（西山腳下，滇池湖畔）盤桓三月有餘，
同「美人」晨昏每見，朝夕相處，何其美哉快
哉！
然而，一個稍具良知的人，當其聞知睡美人的
傳說後，還能「美哉快哉」得起來麼？愚以為恐
怕是斷乎不能了，再也不能了！
滇池環湖，一段古老而淒美的傳說至今仍在廣
為流傳：滇池岸邊曾經生活着一對家境貧寒的青
年男女，他們勤勞淳樸，真誠相愛，山盟海誓訂
下終身。不料，美麗的姑娘早已被鄉村土豪劣紳
暗中看上。覬覦少女美貌的土財主施毒計將小伙
子害死。姑娘失去愛人，悲痛欲絕，披頭散髮，
日夜在岸邊奔走呼嚎。當其聲嘶力竭，生命耗盡
時，仰面倒地，氣絕身亡。隨即，可憐的女子化
作坦臥大地的「睡美人」……
傳說令人唏噓，誰個不悲憤相續，愛恨交
加？！「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
冬，春流到夏？」置身煙波浩渺的湖畔，面對雲
蒸霞蔚的內陸大湖，眺望酷似不幸農家少女的
「睡美人」，多少「江州司馬」為之淚濕青衫
啊！
「西山睡美人」北起碧雞關，中經華亭、太

華、羅漢諸峰，直達南面觀音山，氣勢磅礡，首
尾蜿蜒長達數十里，令人歎為觀止。
我們今天看到的「睡美人」，已然歷盡千年滄
桑，唐代稱之為碧雞山，據說是因「睡美人」誕
生之初有鳳凰前來長鳴泣悼，當地人不知是鳳
凰，將其稱作「碧雞」，山遂得此俗名；元明以
來，改稱太華山，似乎雅了不少，因其在昆明城
西，當地人又稱為「西山」。「睡美人」因而又
有「西山睡美人」之謂。

至於傳說之外的西山本身，那也是美不勝收
的：峰巒起伏，層林蒼翠，古剎隱現，亭台點
綴，百鳥爭鳴，流泉叮咚，景色秀麗，名勝爭
輝。對此，明朝嘉靖年間楊慎在《雲南山川志》
中曾有過盛讚：「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
波，雲橫絕頂，滇中一佳境也。」之前之後高人
韻士詠歎多有，恕不詳述。
我是初冬時節到達海埂的。高原陽光燦爛溫

柔，長空萬里，一碧如洗，放眼看去，藍天之
下，睡美人的頭、胸、腹、腿，盡皆輪廓分明，
即使下垂入水的長髮，亦神形兼備，歷歷在目。
如此酷肖，怎不叫人嘖嘖稱奇！不過，聽海埂當
地老倌介紹，倘若是在昆明至呈貢的公路上，那
就愈加真切而妙不可言了：隔湖相望，波光瀲
灩，猶似雲水施粉黛，湖鏡對梳妝，「睡美人」
益顯丰姿綽約，嫵媚無比。
平生頭一次目睹如此天下奇觀，那份驚喜自不

待言。公務之餘，每天揖見。或徘徊於灘頭，或
漫步於池岸，或閒坐於道旁，或駐足於林泉，觀
賞、品味、沉思、遐想，不一而足。那一段早晚
業餘時間，都這麼交給了雪浪朝霞，蒼煙落照。
雖然寄情「睡美人」，思緒萬千，但最想說的卻
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是民間口頭傳說，乃
是「名勝文化」及其影響。
「文化」因名勝而生，名勝因「文化」而名，
古往今來，神州大地如此這般的例子舉不勝舉。
這是故國河山的一大特色。而邊城昆明，名勝之
眾盡人皆知，西山、龍門、棧道、滇池、大觀
樓……市內市外，隨處可見。其「名勝文化」之
繁榮發達，之多彩燦爛，天下遊客用腳投票的事
實早已說明。其中，最著名者無疑是孫髯翁撰寫
的大觀樓長聯了：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
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
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州，

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
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
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
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
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
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
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
片滄桑。
遙想當年大觀樓落成之日，多少文人墨客摩拳

擦掌，登臨賦詩？輕裘肥馬，躍躍欲試者，幾乎
無人不睥睨天下，不可一世，那番「天下文章數
三江，三江文章數舍弟，舍弟向我學文章」的自
負嘴臉，誰不記憶猶新？然而，面皮上那掩飾不
住甚至有恃無恐以恥為榮的阿諛之色，肢體上那
奴顏十足的逢迎之態，早將心底那一點可憐可悲
尤可鄙的獻媚邀寵之慾暴露無遺。不難想見，這
等角色，想胸中能有多少浩然氣，怎經得廟堂恩
威，官吏揉搓，世俗引誘，主子吆喝？筆下又能
有幾許文采，幾星石火？此輩人等除了工於吹
拍，還會個甚？呵呵，一時間載歌載舞，競獻的
俱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唯布衣寒士孫髯
翁獨具風骨，一掃俗唱，寫出了這副令群儒顏面
盡失，使天下一時轟動，令後世為之傾倒的不世
奇聯。
俗話說地靈而人傑，大觀樓

洋洋灑灑凡180字長聯的橫空出
世，是不是這俗話的有力實證和
絕妙體現？
大觀樓長聯之於大觀樓，就

像《岳陽樓記》之於岳陽樓，
《滕王閣序》之於滕王閣，《黃
鶴樓》詩之於黃鶴樓那樣，影響
的豈止區區一座樓台，一處景
點？
中華獨有之「名勝文化」源

遠流長，博大精深，對時人及後
世的影響，實難估量。
這種難以估量的影響，不獨

表現在藝術創作上，更表現在社

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政治、經濟、思想、文
化、社會、民風、習俗等等，哪兒沒有「名勝文
化」的氣息和蹤影？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先天下之樂而樂」，成
為炎黃子孫多少仁人志士的座右銘？為多少迷途
之馬擦亮眼睛，洗卻心垢？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折服
過多少文壇精英，士林才俊？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唱出
了天涯羈旅多少人的無盡鄉愁和故國情懷？
而喜愛大觀樓長聯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清人鍾
雲仿、張之洞等便是他們當中舊曲新唱的佼佼
者。另據資料披露，當代一位著名詞家終生對此
聯酷愛，以致耄耋之年雖癡呆失憶，話都說不利
索了，卻依舊能一字不差地全文背誦出來，至於
他那篇轟動山城，「黨國」無人企及的著名詞
作，誰又能說不曾受到過那蓋世長聯寫景抒情，
敘事詠史的影響呢？
眾所周知，「名勝文化」的產生，有賴於特殊
的山川地域。那些特殊的山川地域，因而也就成
了「名勝文化」的母體。正因為如此，有幸生活
在傳世新作呼之欲出時代的我輩，對煙波浩渺五
百里，包孕南國數萬年的滇池、西山，豈能不抱
以熱切期待！

拜謁西山睡美人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背
靠
祖
國
的
香
港
，
面
對
世
界
，

國
際
化
的
香
港
不
但
環
球
經
濟
一

眾
市
場
遇
有
任
何
風
吹
草
動
都
受
牽

動
，
同
樣
，
香
港
的
一
切
備
受
國
際

所
關
注
是
在
所
難
免
的
。C

Y

上
任
後

對
樓
市
所
推
出
的﹁
辣
招﹂
措
施
，
居
然

受
到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的
關
注
。
該
組

織
代
表
團
指
出
，
大
致
認
同
港
府﹁
辣

招﹂
的
樓
市
措
施
，
建
議
當
局
增
建
房
屋

解
決
供
求
不
均
。
惟
增
建
房
屋
需
時
才
能

見
效
。
最
貼
切
的
提
醒
，
正
如
本
人
早
已

指
出
的
，
就
是
要
視
乎
宏
觀
金
融
體
系
風

險
而
決
定
退
出
時
間
表
，
即
是
一
旦
市
況

急
速
調
整
，
港
府
可
加
快
撤
銷
﹁
辣

招﹂
。
要
知
道
，
樓
價
失
序
調
整
是
香
港

主
要
風
險
。
眾
所
周
知
，
樓
市
和
股
市
是

香
港
經
濟
兩
大
重
要
支
柱
，
互
為
牽
連
，

將
對
經
濟
活
動
、
銀
行
貸
款
造
成
惡
性

影
響
。
進
而
為
數
不
少
的
業
主
驟
變
負
資

產
苦
主
時
，
內
銷
市
場
形
成
惡
性
循
環
，

九
八
年
、○

三
年
、○

八
年
等
的
金
融
風

暴
，
苦
況
記
憶
猶
新
。
然
而
，
測
量
師
出

身
的
行
政
長
官C

Y

，
在
競
選
前
後
一
心
為

民
，
盼
助
人
人﹁
居
者
有
其
屋﹂
。
現
時

現
實
環
境
實
不
能
毫
無
難
度
助
港
房
地
產
市
場
健
康

發
展
。C

Y

強
調
仍
有
宏
觀
調
控
的
需
要
。
市
場
中
人

都
明
白﹁
供
求
均
衡﹂
規
律
的
重
要
性
。
可
惜
如
何

拿
捏
掌
握
分
寸
？

周
前
，
發
展
局
局
長
陳
茂
波
應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楊
釗
等
邀
請
蒞
臨
會
董
會
以
︽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
為
題
發
表
演
講
，
有
條
不
紊
，
內
容
精
簡
，
與

會
者
獲
益
良
多
。
尤
其
是
對
港
珠
澳
大
橋
與
香
港
人

工
島
計
劃
了
解
甚
深
，
對
港
府
如
此
高
瞻
遠
矚
的
計

劃
，
甚
為
興
奮
。
當
然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工
商
專

業
精
英
雲
集
，
當
時
亦
提
出
不
少
意
見
和
建
議
，
全

場
互
動
氣
氛
頗
為
專
業
。
本
人
因
提
問
時
間
短
匆
未

及
發
問
。
其
實
我
雖
然
全
力
支
持
當
局
的
理
念
，
惟

卻
有
不
少﹁
？﹂
在
心
底
。
試
問
有
誰
能
答﹁
何
謂

房
地
產
健
康
發
展﹂
？
有
誰
的
答
案
人
人
全
都
同
意

而
未
有
異
議
的
呢
？
樓
價
受
控
下
滑
到
何
價
才
是
合

理
的
？
要
知
道
不
少
是
業
主
的
市
民
當
然
不
願
意
面

對
負
資
產
，
肯
定
不
願
見
樓
價
暴
跌
。
為
圓
業
主
夢

已
上
車
者
豈
不
成
了﹁
苦
主﹂
而
怨
自
己
又
或
者
怨

政
府
？
本
人
不
斷
堅
持
觀
點
，
就
是
人
人
有
屋
住
，

有
瓦
遮
頭
便
可
，
何
必
一
定
要
置
業
一
世
當
屋
奴

呢
？
息
口
上
升
怎
麼
辦
？

何謂房地產健康發展？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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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眺望


